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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辑

掌 故 趣 事
“不该”和“唔该”

笔者过去常跑农村，一天，某大队支部书记拿一封信对我说：

“信封上写明收信人是我，为什么又写‘不该’交大队团支部呢?现在这信

交也不是，拆也不是，请你当当参谋”。

我说：“书记啊!写信人非常尊重你，是‘唔该’(北海话广州话说“麻烦”

别人的客套话)你把信转交大队团支部啊!”支部书记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把

“不该”写成“烦交”就可免生笑话了。日常生活知识，虽属极平凡的小问题

也疏忽不得。小则闹笑话，大则误大事。

内科和肉科

60 年代，笔者的一位同事住院，问他读高中的儿子：“你父亲在什么科留医?”

答：“人民医院‘肉科’。”当时学生整天造反，连“内”和“肉”也分不清了。

后来跟同事提起此事，他很气愤，我安慰他：“少君聪颖过人。虽认不得字。

但触类旁通，亦甚难得。因为中医院既有‘骨科’，为何西医院就不能有‘肉科’?”

机器怎么能计数

“文革”期间，因消息闭塞，一些农村干部不知道有计算机这回事。

一天，笔者下乡到西塘公社和平大队检查大队生产统计表，因数字复杂，

我说“待回机关用机器计算为准。”大队陈支书闻说，睁大眼睛反复惊问：“你

讲乜底(什么)?无好(不要)讲怪话呃(骗)村佬啊!”作为“揪斗对象”的我，深

感此话分量，经详细介绍，他仍固执存疑。

北海市政府在 50年代初，曾由国家进口统一分配一台“民主国家”匈牙利

产的手摇计算机，由统计科保管使用，机关大院各科局需要使用时，必须排队

等候，这台计算机既笨重又简陋，使用时很吃手力，噪音又大，有时还会出现

差错，但对于多位数的计算，确比珠算方便得多，因而成为机关办公桌上唯一

的宠物和奢侈品，陈支书对此无法置信。为使他释疑，我特地领他到机关，由



他出题我演算答案，他才叹服，并抚摸这玩意许久才释手。现在，陈支书已作

古了。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不过是老一辈农民朴实无华典型的缩影罢了。

能叫的龙潭古坟

在龙潭中村通往江边村的小路边，有座无碑的土坟，居然能发出“叽哩咕

噜”的声响，这是笔者 60年代时根据当地牧牛村童指点，躬亲考察所证实的。

据牧童们说，这座坟中常会发出叽哩咕噜的“叫”声，真有点使人毛骨耸

然!坟墓能“叫”，古籍有载，不然，“秋坟鬼唱鲍家诗”就不成为千古绝唱了。

出于好奇，在一群牧童的带领下，来到这个座落在林带丛中斜坡边上的土坟。

时届薄暮，在无人为噪音干扰的情况下，把耳朵贴在坟头细听，果然坟中发出

有节奏的咕咚声。牧童们说，夜晚听得更清楚。我想，这大概是地下泉水在坟

中汇聚下泻的音响吧?这是根据高坡平原向低洼沟壑倾斜的地势所得的推断，商

榷于专家，亦表赞同。前年有好奇者再度往访，因近年土地开发，新路纵横，

欲寻故道，惟有蔓草荒烟，已迷其处了。

家长抵制私塾先生“乱收费”

少年时代听母亲讲一则掌故。北海某私塾先生，贪鄙无节。端午节前，特

编造《龙文鞭影新编》教学童念给家长听：“五月初五，节名天中。屈原跳水，

为表孤忠。龙舟竞渡，凭吊诗宗，尊师重道，诲尔蒙童。时逢令节，师道微穷。

最好送银，不好送粽。”

原来旧俗逢年过节，家长都有食品馈送先生。家长某君，听孩子背诵这段

文词，当即又写了一段叫孩子背给先生听：“五月初五，节名端午。屈原投江，

龙舟竞渡。《离骚》一篇，名垂千古。西宾教席，用心良苦。先生辛劳，束修(即

学费)酬补。师表宜尊，不应苛取。”孩子回塾照背无误，先生瞠目结舌，尴尬

不堪。

“少 年 女 鸡”

60 年代后期，有某生产队知识青年饭堂的采购员前来开发票。我叫他把商

品名称、数量、单价开列。他把笔踌躇许久之后才把清单递来，其中一项名为

“少年女鸡”。我理解是“项鸡”的代词。因为这是北海人对未生蛋的小雌鸡的

叫法。其实这个“项”字也不准确不规范。有位老先生曾写作：“未成”头，“母”

字脚。亦属字典所无的杜撰俗字。难怪这位知青把笔犯难了。



他见我似笑非笑的神态也很尴尬。我鼓励他说：“项鸡的项字我也写不出，

你用‘少年女鸡”这个词富有想象力，很完整，我理解了。”事后想起，还觉好

笑。

死人吓“死”活人

合浦县曾有一个素与死人打交道的棺材佬接一笔特殊业务时，竟阴沟里翻

船，差点被死人吓死。

这桩真实的奇闻发生在 80年代初火葬尚未普及之时。合浦某镇一病号死于

北海市某医院。家属坚持要运回村乡土葬，但汽车拒运，人力扛运又恐误了下

葬时辰。该棺材佬主动提议用单车运送，他有过经验，但长途送要二人接力。

索酬双倍。丧家被迫就范，付定金一半，待“货”到付足。为避免交警干涉，

此事须在夜间起运，拂晓前到达。时紧任重道远，难度可知，棺材佬为了独捞

双份酬金，单身运作。21 时以后，到医院领出尸体，用被单把上身裹扎如粽，

作坐姿固定在单车后架。月黑夜静，棺材佬飞脚猛踩。过了合浦，道路坎坷，

车后“乘客”不时前磕后仰，头脚如钟摆晃动，频频同车夫的背脊小腿接触，

还有夜鹰时作“鬼”叫，更添恐怖!尸变之事，宁信其有。此时，棺材佬心跳与

脚动频率一齐加速，接近终点时，体力消耗加惊恐饥渴都到极限，刚到有人接

应的目的地，便与“乘客”一齐倒下不知人事，后被送卫生院抢救住院，所得

不偿医疗费用。

仪表重过性命的人

60 年代，“右派分子”们被下放从事采石建海堤劳动。有一位资深的司法干

部属于“极右分子”，此人平素沉默寡言，但极重仪表，梳子、小镜子从不离身，

虽然处于每天 16小时大石不离肩，臭汗淋漓，衣衫褴褛的特殊环境，珍贵的 10

分钟体息时间，他也本能地掏出镜子，顾影自怜地大梳其头。一任右派同伙奚

落讪笑，他只闭耳塞听，我行我素。

一天，他因劳累过度而不支，被大石砸伤下肢躺倒地下，在工地卫生员赶

来之前，他仍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下从容不迫地掏出梳子镜子照梳其头不误。难

怪人们说“右派”堆里怪人多，此君应属头一个。大概这重仪表胜过性命也属

于他很难改造的“资产阶级作风”了。



成鱼包——讲哂话

北海人有句歇后语：“咸鱼包——讲哂话”(意即徒费唇舌)。

包某乾体乡人，有口才，粗通文墨，《三国志》、《水浒传》、《七侠五义》、《包

公奇案》等都涉猎过，虽不能章回连贯，娴熟背诵，但他断章取义，添枝加叶，

凭着如簧巧舌，也能讲得绘声绘色。故包某所到之处，便有许多人如影随形，

听他“讲嘢”。

包某的衣食之源是靠来北海贩咸鱼到廉州以博升斗之资。虽是殷实良民，

人缘又好(讲“古”博众人喜欢)，但包某却因为嗜赌恶习终生难戒而一生潦倒。

有时来北海，咸鱼未买，本钱已输光。但包某人也乐观，输了钱也要在鱼行照

讲一段“古”才走。熟悉他的听众都了解他的怪脾气，那就是他赢了钱时，讲

“古”要收点茶水费；每当他输光了钱，讲“古”就不收钱，白讲，据说是“衰

时钱不来，来了连续赔”。大家便给他造了句歇后语：“咸鱼包——讲哂话”。由

此可见这位“咸鱼包”是输多赢少了。

“谋 杀 亲 夫”

廉州人交际辞令原本不俗，特别是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细声柔

语，彬彬有礼，不愧是东坡遗教的礼仪之乡。但也有语言隔阂而因礼多得罪人

的事例。

廉州玑屯坊望族某世家，接待自广州来走亲戚的一对夫妻。女主人差奴使

婢，扫榻安床，备极热情，她向女客使用本地人习惯对初见客人说的一句客套

话：“无识称呼(廉州话，意即不知怎样称呼你)?”顿使女客闻言色变，不知所

答。随即暗中叫丈夫：“马上扯人(广州话，意立即走人)!”丈夫迷感不解：“点

口者!啱来就扯(广州话，意即为什么刚来就走)?”妻说：“廉州人真牛精(粗野之

意)!开口得罪人，但话我‘谋杀亲夫’!我几时杀过你口者?”原来廉州话“无识

称呼”与广州话“谋杀亲夫”调近音同，故引起一场误会。

敢打泼妇“矢窟臀”

合浦某镇，有个骂人骂出名的泼妇，浑名“麻疯婆”(无人敢于接近之意)。

不管谁碰着她一根毫毛，即遭到恶语连篇，如狗血淋头，无休无止，以致男女

老少，走路相遇，都拐弯闪避，免得惹麻烦，故当地有首民谣：“鬼无怕，神无

躲，最怕碰着麻疯婆!被佢骂过衰三世，无有阴功也折堕。”可知她的厉害了。



镇上几个泼皮无赖无事寻开心，有人提出：“谁敢碰麻疯婆惹她骂一场吗?”

一专门恶作剧好耍小聪明浑名叫“鬼马三”的自告奋勇：“我不但碰她不敢骂，

还要打她，而且管叫她不敢骂我，怎么样?”众人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请

你饮大餐如何?”“协定”达成，相约某天菜市场现场“验收”，并邀约若干好事

者作证人一同前往。

菜市仅有的一猪肉台前，顾客拥挤，“麻疯婆”亦在台前拥挤之列。“鬼马

三”趁她不注意，朝她的“矢窟臀”(合浦话，即屁股)狠狠掴了一巴掌，这“麻

疯婆”一生除了父母、丈夫之外从未遇过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冒犯!猛然回

头，眼睛睁得如老虎，欲待发威。“鬼马三”不紧不慢凑着“母老虎”耳朵：“这

是母猪肉，不要上当啊!”“麻疯婆”由嗔转喜不骂亦不谢。众人说这是首次见

到她挨打而不骂的场景。从此，“鬼马三”以创敢打泼妇“矢窟臀”而不挨咒骂

的首次纪录而名噪一方。

大妈“芳龄”几多岁?

民国初年，高德街有一个鳏居多年的老翁，80岁时才娶个 77岁的寡妪作“填

房”。老俩口感情融洽。唯一件事令老翁不大高兴，妈仔从不肯吐露自己的岁数，

任老公千问百诘，得到的总是一句话：“反正我不是十八廿二，但比你后生就是

了，使乜多问!”此后，老公只字不提她忌讳的这个问题。

一日，老公突然吩咐妈仔：“快拿烂竹帽盖住尿缸啊。”妈仔大感不解：“天

好地好，又不落雨，盖尿缸做乜低(做什么)?”老公说：“免得老鼠把尿偷吃了，

现今尿值钱啊!”妈仔失笑调侃道：“老屎窟啊老屎窟(老夫妻的互相昵称，屎窟

即屁股)!我今年七十七，未听过老鼠偷尿吃。”妈仔年龄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揭

开了。

这个生活小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有些事情，要从正面突破成功率甚低。

而在别人心理防线疏于戒备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反易得奏效。此

老翁可谓得《孙子兵法》的“三昧”了。

新娘屙“银”

从前，有位农村姑娘嫁到廉州城。迎亲之日，花轿在路上走两个多小时。

途中，后扛两个轿夫同时发现一绣帕包裹甩出轿外，一轿夫慌忙恰起，颇觉沉

重，料是新娘打瞌睡时将银子失落无疑，另一轿夫暗示这桩横财我俩同时发现，



应该平分，拾“银”轿夫无异议，忙把包裹塞入怀中，默不作声，深怕前扛两

伙计发觉插手不好办。待到轿役结束，两人忙将包裹打开，绣帕里层层是草纸，

草纸里面是什么?哗!哪里是什么银子，一泡大便是真!这时候，捡拾怀藏包裹的

轿夫才感到身手弄得臭吭吭的，大叹倒霉。

原来新娘在轿中大便急了，“新人妈”(即服侍新娘的喜娘)又不在身边，。

怎么办?好在随身带备女孩子必不可少的草纸，把排泄物包好，然后将一方红绣

帕裹外层，偷偷扔出轿外。后扛夫怎么也想不到，这包“银子”是从新娘肚子

里屙出来的。结果徒然落得个身手肮脏。

如果轿夫不存贪念，把失落包裹还新娘，岂不干净利落，身手两净!

新娘“哭”轿杠

北海地方旧俗，新郎迎亲，例由岳家招待午宴，女方亲眷人等陪席，作为

一种礼节，新郎不过略事举筷便告散席，然后向岳家长辈和三亲六戚依辈份先

后行跪叩礼，俗话说“娶人一女，拜人九族。”礼毕，即起轿回本家拜堂合卺。

但轿夫及一应下杂人员，非图个尽醉足饱不休。

某家闺女出阁之日，一应送亲的繁文缛节都例行完毕，只等轿夫们酒醉饭

饱之后起杠了。偏偏雇着这班滥饮暴食的酒囊饭袋，醉后竟忘记轿杠放置何处，

全屋找遍，眼看拜堂时辰紧迫仍找不着，全家焦急惶惑乱作一团。如果误了拜

堂时辰，便是不吉不利，是新人终生的遗憾，在这关键时刻，正在例行俗套“哭”

等出门的新娘，便顾不得失仪的羞怯，借“哭”的道白点破轿杠所在：“今日出

门爹娘舍无得嗄……女大当嫁无嫁无得啊……日子时辰千祈阻(误)无得嗄……

轿杠放在门角落呀……重无(还不)快的上轿索啊……”正达沸点的“一锅粥”

经新娘这一“哭”，便火熄温降，一双度刻如年的璧人得以登轿，一路吹吹打打

匆匆而行。

日常生活中，在交关时刻，因为一句话或一个举措而决成败的事例很多，

而这种时刻的一言一行，人们又往往因个人小得小失不轻而为之。乃至全局皆

乱。新娘不避世俗之嫌一“哭”而解决意想不到的矛盾，使好事圆满进行，虽

被当作笑话流传，但我则认为她深明大体。

“爹 满 门”

合浦某村一地主为他母亲庆七十一大寿。当刂猪剥牛，设宴摆酒，好不风



光。塾师先生也来捧场，但村学究肚里墨水不多，照抄一副现成对联，用红纸

写就作贺礼：“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图个醉饱而已。东家“料

水”也不多，看了不大满意说：“对中无一字涉及我娘的，太笼统了罢。”寻思

片刻又说：“把上联的‘人”字改为‘娘”字，不就贴切了?”塾师连声说：“妙!

妙!真一字师也。那下联的‘福”也应酌改才是?”东家不假思索：“那就把‘福’

改为‘爹’吧。按照《声律启蒙》，以爹对娘像乾对坤一样，最工整不过了。”

塾师也巴结地称妙，当场重写。只见他铺纸蘸墨，挥笔写道：“天增岁月娘增寿”，

贺客看了齐说“点铁成金”，改得好。接着又写下联：“春满乾坤爹满门”，大家

全都忍不住笑了，东家也羞惭无以自容。

现实生活中类似笑话时有发生，是因不懂装懂自矜其博；或因考虑未周信

口开河。这位东家兼有二因，故闹笑话。

“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

北海有句歇后语，叫做“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这句话来源于一桩趣

事——

30年代，北海商会所属的武装组织“北海商团”，编制一个排，拥有精良的

武器弹药，商团队长由经过军校培训的林万里担任，这支武装不但是北海商场

的保护神也是警察和地方保安队的得力助手，一遇匪情，立即出动，故深得绅

商大贾的极力支持。但有时不无“铁路警察——各管一截”的思想。

某夜，商团接到警察局电话，说油行村(今西塘镇政府所在)有匪劫，请求

派兵协剿。林队长住家离此不远(今中山中路)，闻讯赶到商会，将住在附近的

几团丁临时叫来，凑得一个班，由他率领跑步向出事地前进。林队长边跑边想，

匪情未明，出事地属商场外围，应由保安队和警察所负责，我商团贸然出动，

有“越俎代庖”之嫌不在算，倘遇强硬对手，造成伤亡损失，我林某担得起吗?

这么一想便立即下令慢速前进，到了中山公园操场(今花鸟市场)，命令号兵鸣

号，以壮声威。赶到出事地点时，油行工人说，贼们正搬运生油和花生，听见

军号声，来不及运齐便急忙逃跑，只损失了一半。警察随后赶到，盛赞商团剿

匪得力。商会和油行老板都为商团摆酒庆功。林万里吹号剿匪，不费一枪一弹

而奏功，一直作为笑话流传。因林万里的父亲专以泥捏鸡仔泥偶、玩具为业，

故他有“泥鸡仔”的绰号。这就是“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的来历。


